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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信息化智能化技术的不断发展，电子对抗作为一
种重要的作战手段，其作战形态已显著超越早期范畴，逐步
升级为全域覆盖、深刻影响联合作战效能的电磁空间作
战。当前世界新军事变革加速推进，以电子对抗为核心的
电磁空间作战也处于新的发展跃变期。在此背景下，认清
电磁空间作战的变化趋势，进一步深化对电磁空间作战规
律的认识，对于科学运用电磁空间作战力量、有效提升作战
效能，进而打赢信息化智能化战争具有重要意义。

引

言

信息化智能化战争条件下，数据

资源已从传统的基础保障要素跃升为

战场制胜的核心战略资源。海量数据

效 能 释 放 的 关 键 在 于 数 据 的“ 活

性”——数据在高度对抗的战场环境

中，能否具备动态流动、智能解构与按

需重组的能力。僵化、静态的数据如

同板结的土壤，难以有效支撑决策体

系之“树”的扎根与生长。唯有充分激

活数据的内在生命力，确保其在态势

感知环节具备持续的来源，在指挥链

路中实现精准分发，在实战对抗中保

持强大韧性，方能有效穿透“战场迷

雾”，锻造出快敌一步、高敌一筹的决

策与行动优势。

态势感知需要数据活水。态势感

知是战场决策的先导，其核心在于数

据的实时性与动态性。数据若如死水

般停滞，将导致战场态势的碎片化和

滞后化，削弱指挥官对全局的把握能

力。因此，必须保持数据的源源不断、

及时更新，确保感知系统能持续“呼吸

吐纳”战场信息。可以建立多源异构

数据的实时采集机制，依托智能侦察

系统实现全域覆盖，确保数据来源的

连续性和全面性。强化数据的预处理

与融合能力，运用人工智能算法对原

始信息进行自动筛选和关联，消除噪

声与冗余，提升数据的纯净度和可用

性。推动数据共享平台的智能化升

级，实现跨域数据的无缝流动，确保态

势 感 知 从“ 单 一 视 角 ”转 向“ 全 景 透

视”，始终为决策提供鲜活数据支撑。

指挥决策依赖数据整合。指挥决

策的效能与精确性，直接取决于作战

数据的融合能力。真正支撑决策的有

效作战数据，并不是孤立片段或静态

信息，而应是高度融合、相互印证且动

态流转的有机体系。当决策者面临信

息过载与时间压力时，只有对数据进

行有机整合、高效分发，才能实现多维

度数据的协同增效，避免指挥分析迟

滞与误判风险加剧。对此，一方面可

以设计统一的数据治理框架，规范数

据的格式、标准和接口，使算力、算法

与数据高效耦合；另一方面，要深化人

机交互机制，开发智能化辅助决策工

具，强化数据的分发与反馈闭环，形成

“感知—决策—行动”的良性循环，将

数据从零散资源转化为决策引擎。

战场对抗考验数据韧性。数据的

“活性”是其价值发挥的基础，而韧性则

是活性在高压、高对抗战场环境中得以

存续的保障。因此，必须将韧性建设融

入数据活性体系。一是构建智能冗余

存储与动态分发架构，关键数据多节点

分布、自动备份，确保单点失效不损全

局，实现数据“断点续传”。二是部署自

适应抗扰传输协议与诱饵机制，能实时

感知干扰、自动切换通道、伪装欺骗敌

探测，保障核心数据流在强对抗下“通

阻可控”。三是建立数据自净化与快速

重构能力，智能识别、隔离与清洗遭污

染数据，使受损链路能够快速重组，支

撑体系在遭受打击后“带伤运行”，确保

各类数据在面对攻击时能够持续服务。

数据使用重在“活”
■李 飞

群 策 集

地位作用由“支援保
障”转向“作战手段”

电子手段诞生之初，主要应用于作

战支援保障，其功能定位集中体现在通

信保障、情报侦察、导航定位等基础作战

领域。随着通信电子技术的迭代发展，

军事电子技术与现代作战体系的融合持

续深化，其功能已从单一保障向全域作

战能力延伸。一是在作战指挥控制领域

发挥神经中枢作用，可通过实时数据链

构建战场信息网络，实现多域作战单元

的高效协同；二是在火力打击领域承担

核心赋能角色，可依托电子制导、目标识

别与毁伤评估技术，显著提升武器系统

的打击精度与毁伤效能；三是在体系作

战领域增强对抗效能，可运用电子对抗、

频谱管控等手段，直接削弱敌方战场感

知与指挥控制能力。这三方面的功能跃

迁，使军事电子技术从辅助性要素转变

为直接影响武器系统效能乃至整个体系

作战能力的重要因素。

在信息化智能化战争加速演进的当

下，制智权越来越成为制胜未来战场的

核心制权，传统火力优势的重要性逐步

让位于信息优势，而军事电子技术正是

将信息域优势转化为物理域战果的核心

枢纽。在这种情况下，军事电子技术渗

透于整个作战体系的方方面面，催生出

电磁空间作战这一新作战样式。在现代

战场上，电磁空间作战的打击效能已与

传统作战手段同等重要，甚至在某些环

节更为关键。其作战机理主要围绕制战

场电磁权的争夺，通过体系化的方法达

成作战目标。具体而言，其效能发挥依

托于“侦、攻、防、管”四位一体的行动框

架，即：侦察掌握战场电磁态势、攻击压

制敌方电磁力量、防护己方电磁安全、管

控优化频谱资源运用。这种基于电磁频

谱全域对抗的整体域作战方法，正成为

支撑联合作战、夺取战场综合制权的重

要作战手段。

作战目的由“保己抗
敌”转向“主动出击”

在传统攻防作战形态下，受限于军

事电子技术水平较低和武器装备信息化

程度不高等因素，军事电子技术应用的

目的主要聚焦于在作战行动中被动抵抗

敌 方 的 电 磁 压 制 、保 证 自 身 的 电 磁 安

全。即便是 20 世纪后期，电子对抗已发

展到相当水平和规模，但仍局限于“电磁

软杀伤”方面的对抗和少量反辐射导弹

的运用，鲜有主动与敌进行电磁空间作

战的战例。

然而，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飞速发

展及智能化装备的广泛部署，联合作战

背景下的电磁空间作战的目的逐渐转向

主动出击。具体而言，电磁空间作战力

量不仅可以诱使敌先进传感器生成虚

像、误导其智能决策系统、接管其无人装

备集群等，还可与陆航、远火部队等进行

混合编组，以敌方重要作战节点为目标，

实施多频域的“软杀伤”和综合一体的

“硬摧毁”。这一转变标志着电磁空间作

战从单纯的防御工具升级为进攻性手

段，作战方式更强调先发制人，通过主动

干扰和破坏敌方的电磁活动，削弱其整

体作战效能，从而在战争初期就占据主

导权。这种主动出击的作战范式，不仅

提升了电磁空间的战略价值，还推动了

联合作战中各军兵种的深度融合，使电

磁力量成为战场制胜的关键支撑。

由此可见，在未来战场上，电磁空间

作战的目的已超越单纯争夺“保存自己、

抵抗敌人”的环境优势，其核心正加速向

“主动制敌”拓展延伸，即通过“软杀伤”

瘫痪与“硬摧毁”压制相结合的综合手

段，实现对敌作战体系的深度介入与有

效瓦解。如果运用得当，电磁空间作战

的压倒性优势甚至可以达到“不战而屈

人之兵”的制胜效果。

作战关系由“简单叠
加”转向“一体融合”

电磁空间作战自诞生之日起，就不

是孤立的，其发展初期主要表现为技术

能力的简单叠加与初步协同，具体体现

在通信对抗、雷达对抗、光电对抗等各作

战单元多为独立部署与运作，功能相对

单一；不同频谱域的行动之间缺乏深度

交互与统一调度；作战效果主要表现为

对敌方特定电磁节点的点状压制或干

扰。进入信息化智能化时代，从侦听预

警到干扰压制，从通信对抗到雷达对抗，

从战场侦察到制权夺控，电磁空间作战

凭借其作战链条纵向延伸、频谱疆域横

向拓展、作战效果体系赋能，与现实空间

作战行动结合得愈发紧密，各单元之间

的关系也由“简单叠加”向基于体系对抗

的“一体化融合”转变。

在信息战的诸多表现形式中，电子

对抗是其主要内容和技术支撑，战场上

的信息对抗实质上是制电磁权的争夺。

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制电磁权就等于

战场上的制信息权。在联合作战背景

下，“信息主导、火力主战”已成为最基

本、最常见的作战方式，其集信息与火力

为一体的特征对电磁空间作战提出了体

系化、联合化的必然要求。这意味着电

磁空间作战行动必须深度融入联合作战

体系，与火力打击行动紧密协同、融合运

用，共同构成体系对抗的有机整体。唯

有如此，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电磁空间

作战的关键效能，最终实现信火一体、跨

域增效的联合作战目标。

方法策略由“单一冗
余”转向“全域联动”

在传统机械化战争形态中，电磁领

域资源的争夺呈现碎片化特征，其方法

体系存在明显局限，即便在相对复杂的

作战场景下，仍集中体现为侦察、干扰与

防护等单一手段。此类模式仅能对敌方

特定作战节点形成局部压制，难以实现

全域制电磁权的系统性掌控。随着电子

对抗升格为独立作战样式，频谱作战、电

磁战等持续演进，其核心集中体现为四

大能力聚合，即：信号侦察的战场穿透

力、电子攻击的体系破击力、电子防护的

生存韧性以及频谱管控的协同效力。这

要求我们摒弃只聚焦单装平台效能提升

的思维，转而构建以信息优势为枢纽、以

体系支撑为基石的联合电子对抗能力生

成模式。

要做到这一点，不仅需要技术装备

的集成，更依赖于作战理念的革新、体制

编制的优化和指挥艺术的跃升，旨在通

过电磁空间的体系化优势，有效化解风

险，或在必要时以非对称方式迅速瓦解

对 手 作 战 体 系 ，夺 取 并 保 持 战 场 主 动

权。因此，推动电磁作战能力向全域联

动的方向转型，是应对未来信息化智能

化战争挑战的必然选择和重要支撑。

作战筹划由“临时应
变”转向“主动布局”

大量战争实践证明，电磁空间作战

已越来越被人们视为抵消高技术系统和

武器优势的重要不对称措施。在电磁斗

争领域，新的用频技术或设备总是优先

用于提升反侦察、抗干扰能力，随后才有

可能出现与之抗衡的电子对抗手段。这

就决定了电子对抗方相对频谱运用方存

在天然滞后性，意味着电磁空间作战的

“矛”与“盾”难以有效同步抗衡。因此，

早期电磁空间作战筹划必须着眼突发危

机、注重临时应变。

但在新兴电子信息技术推动下，通

信、雷达、导航等用频设备的技术水平

不断升级，新概念电子对抗手段不断进

入电磁打击“武器库”。面对这种态势，

单纯依靠快速技术弥补和装备换代，已

难以扭转关键技术代差所造成的战场

被动局面。因此，电磁空间作战筹划应

在加快实现技术赶超的基础上，强化谋

篇布局、主动塑造有利于夺取制电磁权

乃至战场综合控制权的电磁态势。要

抓住信息化智能化战场的电磁态势信

号密集多变、网系复杂交织、敌我界限

模糊、时空转换迅速等特性规律，统一

指挥、突出重点、周密协调地组织电磁

空间作战行动，使各种电磁空间作战力

量形成有机整体，形成综合制敌的强大

优势。

透视电磁空间作战变化趋势
■艾正松

“研究军事、研究战争、研究打仗”专论

城 濮 之 战 中 ，晋 文 公 通 过“ 退 避

三 舍 ”，实 现“ 自 退 ”以“ 胜 敌 ”，其 精

髓 不 在 于 退 却 本 身 ，而 在 于 通 过 主

动 退 却 重 构 战 场 制 胜 要 素 。 具 体 而

言 ，主 要 体 现 在 三 个 方 面 ：其 一 ，将

战 术 撤 退 升 维 为 战 略 道 义 优 势 ；其

二 ，以 空 间 置 换 重 塑 战 场 主 动 权 ；其

三 ，在 虚 实 结 合 中 创 造 非 对 称 打 击

窗 口 。 由 此 联 系 到 今 天 的 战 争 ，相

较 于 古 代 战 场 ，信 息 化 智 能 化 战 争

制 胜 要 素 更 为 复 杂 ，但 制 胜 逻 辑 却

始 终 未 变 ，即 通 过 主 动 的 空 间 转 换 、

力 量 重 组 和 态 势 塑 造 来 瓦 解 对 手 ，

这 使 得 城 濮 之 战 中 蕴 含 的“ 退 中 藏

锋 ”战 争 哲 学 ，在 信 息 化 智 能 化 战 争

中 仍 具 有 实 践 价 值 。

以退践诺，立信于世。晋 文 公 即

位前，曾因国内动乱流亡于楚国，楚成

王 得 知 后 对 他 尊 重 有 加 ，并 设 宴 款

待 。 席 间 ，楚 王 问 及 晋 文 公 回 国 后 何

以为报，他承诺，日后若晋楚两国在中

原交战，晋军将“退避三舍”。在城濮

之战中，晋文公践行了流亡时的诺言，

命令全军后退 90 里。在春秋时期重视

战 争 伦 理 的 背 景 下 ，晋 文 公 以 信 守 承

诺 的 实 际 行 动 ，不 仅 在 诸 侯 间 立 起 了

守 信 重 义 的 道 德 高 标 ，更 使 楚 军 统 帅

子玉陷入两难：若停止追击，则士气受

挫 ；若继续进攻，就极有可能背负“进

攻守诺者”“以不义攻有义”的舆论压

力 。 不 难 看 出 ，晋 军 的 退 却 本 质 上 是

一场精心设计的“攻心战”，晋文公利

用当时的社会环境占据了“道义”的制

高点，巧妙消弭了楚军初至的“兵锋锐

气”，使整个战争局面逐渐向有利于己

方的趋势发展。在信息化智能化战争

中 ，对 道 义 制 高 点 争 夺 的 重 要 程 度 更

加凸显。晋文公的“退避三舍”，其道

义力量主要作用于相对封闭的诸侯体

系 内 ，依 赖 于 当 时 有 限 范 围 内 共 享 的

礼 义 规 范 与 贵 族 信 誉 体 系 ，而 现 代 战

争 则 置 身 于 互 联 互 通 的 全 球 化 时 代 ，

信 息 化 媒 介 的 瞬 时 传 播 ，使 得 任 何 战

术行为都可能升级为关于战争合法性

叙 事 主 导 权 的 复 杂 博 弈 。 这 启 示 我

们 ，必 须 高 度 重 视 作 战 设 计 中 的“ 道

义”逻辑，明确相关行为准则，着重呈

现“正义之师”形象。同时，在行动前

先想一步、多思一层，避免落入敌方设

置的“道义陷阱”，力求做到“胜兵先胜

而后求战”。

以退寻机，避强击弱。晋 国 在 交

战 时 采 用 避 强 击 弱 、佯 败 诱 敌 、以 退

为 进 的 战 术 ，对 城 濮 之 战 的 胜 利 起

到 了 关 键 作 用 。 两 军 尚 未 正 式 交

锋 ，晋 军 就 先 行 后 退 ，楚 军 决 定 追 击

晋 军 。 在 此 过 程 中 ，楚 军 连 续 长 途

急 行 ，人 困 马 乏 ，士 卒 疲 惫 不 堪 ，这

使 得 原 本 严 整 的 军 阵 战 斗 力 大 打 折

扣 ，锐 气 不 复 当 初 。 晋 军 统 帅 先 轸

敏 锐 捕 捉 到 这 一 有 利 战 机 ，以 精 锐

战 车 部 队 突 袭 脆 弱 的 陈 蔡 联 军 ，致

其 溃 散 ；另 一 晋 军 将 领 则 高 树 主 力

双 旌 ，呈 现 出 晋 军 仍 在 败 退 的 假 象 ，

诱 使 楚 军 子 西 部 脱 离 本 阵 深 入 追

击 ，在 其 脱 离 中 军 支 援 范 围 时 ，晋 军

伏 兵 突 然 从 侧 面 发 动 猛 烈 的“ 拦 腰

截 断 ”式 冲 锋 ，子 西 所 部 毫 无 防 备 ，

队 形 瞬 间 被 冲 垮 ，指 挥 系 统 失 灵 ，陷

入 混 乱 ，无 法 组 织 有 效 抵 抗 ，最 终 溃

不 成 军 。 晋 军 这 种“ 主 动 退 却 — 诱

敌 分 散 — 分 割 歼 灭 ”的 作 战 链 ，本 质

是 通 过 空 间 置 换 将 敌 军 整 体 优 势 解

构 为 局 部 劣 势 ，以 此 换 取 战 场 主 动

权 。 城 濮 之 战 晋 军 的 胜 利 揭 示 了 战

争 艺 术 的 永 恒 法 则 ：真 正 的 力 量 不

在 于 表 面 的 推 进 ，而 在 于 对 战 场 势

能 的 精 准 驾 驭 。 在 信 息 化 智 能 化 战

争 中 ，也 可 以 通 过 主 动 放 弃 局 部 战

场 控 制 权 ，诱 使 敌 方 作 战 体 系 出 现

因 空 间 扩 张 而 导 致 的 信 息 流 迟 滞 、

火 力 链 脱 节 等 ，再 实 时 捕 捉 其 结 构

性 裂 缝 ，集 中 优 势 兵 力 实 施“ 点 穴

式 ”打 击 ，进 而 取 得 理 想 战 果 。

以退用诈，后发制人。在 城 濮 之

战 中 ，楚 军 具 有 先 发 优 势 。 所 谓“ 先

发 优 势 ”，即 战 斗 发 起 方 在 掌 握 进 攻

节 奏 、预 设 战 场 态 势 、定 义 交 战 规 则

等 方 面 存 在 天 然 的 优 势 ，后 发 者 若 被

动应对，极易陷入“追赶陷阱”。但晋

文 公 另 辟 蹊 径 ，采 取 了 虚 实 相 济 的 连

环“诈术”，有效瓦解了楚军的先发优

势，例如，在意图上使诈，使楚军将诱

敌 误 判 为 怯 战 ；在 战 术 上 使 诈 ，使 楚

军 将 疑 兵 误 判 为 主 力 。 同 时 ，还 在 装

备 上 使 诈 。 在 战 斗 中 ，晋 军 精 选 战 车

辕 马 ，将 虎 皮 披 覆 于 马 身 ，当 战 车 冲

锋 时 ，披 着 虎 皮 的 战 马 在 烟 尘 中 奔

腾 ，如 同 猛 兽 出 笼 ，这 种 视 觉 冲 击 对

楚 军 战 马 造 成 强 烈 惊 吓 ，导 致 其 前 排

战 马 失 控 乱 窜 ，起 到 了 扰 乱 其 部 队 阵

型 、打 乱 其 追 击 节 奏 的 作 用 。 这 一 系

列精心设计的“用诡使诈”，其目的就

在 于 制 造 和 增 加 战 场 意 外 性 ，使 楚 军

不 得 不 连 续 面 对 难 以 预 料 的 各 种 突

发 情 况 。 楚 军 原 本 的 行 军 路 线 、作 战

规划几乎变成“一纸空文”，先发优势

荡 然 无 存 ，晋 军 则 取 得 后 发 制 人 的 有

利 局 面 。 时 至 今 日 ，“ 兵 者 ，诡 道 也 ”

的 用 兵 逻 辑 在 信 息 化 智 能 化 战 争 时

代 依 然 适 用 ，技 术 的 飞 跃 非 但 没 有 驱

散“战争迷雾”，反而使其更加浓重复

杂 ：电 磁 空 间 的 无 形 博 弈 、网 络 空 间

的 暗 流 涌 动 、舆 论 领 域 的 激 烈 争 夺 ，

使 得 现 代 战 场 上 的“ 诈 术 ”形 态 更 加

多 元 、手 段 更 加 隐 蔽 、效 果 更 加 致

命 。 我 们 必 须 更 娴 熟 地 运 用 技 术 进

行 伪 装 与 欺 骗 ，同 时 又 能 更 有 效 地

整 合 资 源 、运 用 智 能 穿 透“ 迷 雾 ”进

行 验 证 与 反 制 ，力 求 成 为 战 场“ 意

外 ”的 设 计 者 而 非 承 受 者 ，始 终 在 瞬

息 万 变 的 对 抗 中 掌 握 先 机 ，在“ 致 人

而 不 致 于 人 ”的 博 弈 中 占 据 上 风 ，在

虚 实 相 生 、以 奇 制 胜 的 现 代 战 场 上

立 于 不 败 之 地 。

“退”中藏锋芒
—城濮之战的战争智慧

■苏天会

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

者胜。战法创新历来是战场上克敌制

胜的重要法宝，是应对未来战争的关

键支点。在战争形态日新月异的今

天，照搬昨天的经验，打不赢明天的战

争，紧盯科技之变、战争之变、对手之

变，推动战法在理念上革新、在技术上

突破、在实践中检验，努力探寻出能够

制胜未来的办法招法，才能在世界新

军事革命中抢占先机、赢得主动。

在理念上革新。现代战争形态相

较于以往已发生翻天覆地变化，如果

拘泥于机械化时代的线性思维、固守

传 统 兵 力 对 抗 模 式 ，无 异 于 刻 舟 求

剑。唯有冲破思维定势，打破“穿新鞋

走老路”的思维惯性，才能把握制胜主

动权。具体而言，一方面要广泛学习，

主动拥抱战争演变规律，科学认识和

把握现代战争信息主导、体系联动、精

确释能的新特质，适应信息化智能化

战争发展趋势，通过深度研析联合作

战新要求、精确制导武器新效能、网络

电磁空间新规则等，加速填补认知盲

区，构建覆盖全域战场的思维图谱。

另一方面，要精细学习，将理论认知的

触角向微观层面和操作细节深度延

伸，更加深入理解技术原理、战术运

用、指挥流程等细节。可以聚焦技术

底层的运行逻辑与战术设计的耦合机

制，剖析装备性能边界对作战规则的

重塑作用，量化评估战场复杂变量对

决策链条的影响权重。还可以通过系

统性解构作战要素的关联网络，精准

定位传统战法在新型作战环境中的失

效节点，尤其要强化对技术原理与战

法创新内在联系的深度把握，在“知其

然，更知其所以然”中激活战法创新的

源头活水。

在 技 术 上 突 破 。 正 如 恩 格 斯 所

指出的：“一旦技术上的进步可以用

于军事目的并且已经用于军事目的，

它们便立刻几乎强制地，而且往往是

违反指挥官的意志而引起作战方式

上的改变甚至变革”，技术革新往往

强制性地重塑作战方式。对于信息

化智能化战争而言，科学技术的重要

性愈加凸显，“技术差”成为决定战场

胜负的关键变量。对此，要打通系统

壁垒，强化体系融合。现代战争是体

系的对抗，单一技术优势往往难以取

胜，科学技术攻关必须超越军兵种和

专业领域的固有藩篱，力求实现多学

科系统深度互联互通，将分散的技术

能力凝聚为有机的整体作战效能，催

生基于信息化智能化战争的崭新战

法 ；要 抢 占 技 术 前 沿 ，驱 动 战 法 迭

代。紧盯人工智能等颠覆性技术发

展 ，敏 锐 捕 捉 其 潜 在 的 军 事 应 用 前

景，建立敏捷高效的“技术—战术”转

化研练机制，前瞻探索先进技术催生

的全新作战概念、制胜机理与行动样

式，确保技术优势能迅速有效地转化

为战场制胜能力。

在实践中检验。战法创新必须扎

根战训一线，将创新成果置于近似实

战的复杂环境中反复锤炼，通过高强

度对抗暴露缺陷、验证效能，实现“创

新—检验—迭代”的闭合回路。一是

要构设逼真对抗环境。着力模拟复杂

电磁环境、陌生地理环境、多变气象环

境等，最大限度模拟未来战场的不确

定性。二是要强化实兵实装对抗检

验。要敢于将创新战法应用于实兵对

抗演习，通过组织多轮次、多方向、多

强度的对抗演练，系统评估战法在动

态 对 抗 中 的 可 行 性 、适 应 性 和 有 效

性。三是要坚持问题导向迭代升级。

对抗演练后应组织深入复盘，精准定

位战法运用中暴露的短板弱项、漏洞

瓶颈以及与实战需求存在的差距，形

成“设计—检验—反馈—优化—再检

验”的螺旋上升闭环，推动战法在实践

中不断成熟完善，为制胜未来战争打

下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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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灯看剑
公元前 632 年，诸侯间互相征伐，战争频发，晋、楚两国在卫国城濮地

区展开首次大规模交锋。此役中，楚国率陈、蔡、许、郑联军，兵强马壮，
气势汹汹，晋文公所指挥的晋军则在人数上处于劣势。开战前，晋文公
兑现流亡楚国时许下的“退避三舍”诺言，主动命令全军后撤，避开楚军
锋芒，使楚军误判晋军怯战，贸然追击。晋军趁机设伏反击，利用地形优
势等分割包围楚军，最终获胜。此战成为中国古代军事史上以弱胜强、
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


